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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九龙江流域的龙舟制造，并非只是一个造船技术层面的议题，同时也与地方社
会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船筏制造的技术与习俗，是理解九龙江流域社会结构的重要渠道。
通过考察紫泥地方的龙舟及其制造过程，不仅可以探知龙舟在水域社会的角色，同时也为
技术人类学视角分析其背后所呈现的社会技术系统与仪式传统提供了一个“龙舟”民族志
学现代案例。
［关键词］龙舟; 技术; 技术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C912． 4 /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9391( 2019) 05 － 0038 － 08
基金项 目: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重 大 项 目“闽 台 海 洋 民 俗 文 化 遗 产 资 源 调 查 与 研 究”
( 13＆ZD143)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云鹤(1990 －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 海洋人类
学。福建 厦门 361005
作为极具民俗特色的一种地方习俗活动，
赛龙舟在福建省闽南九龙江流域具有久远的历
史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而龙舟制造无疑是将龙
舟这一特殊的物质与地方社会联结起来的文化
行为，是洞察九龙江流域社会结构特点的一个
重要环节。可以说，针对龙舟及其制造过程的
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龙舟在水域社会
的角色，同时也可经由技术人类学视角，考察龙
舟复杂的技术工艺及流程，分析其背后所呈现
的社会技术系统与仪式传统。①本文通过闽南九
龙江流域一个村落的龙舟钉造技术的民族志调
查，试图探讨龙舟这一当地社区的手工物品的
礼仪性建造及其生命史，进而分析龙舟对于九
龙江族群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
一、“五月扒龙船”:乡村间的文化竞争与展演
本文所研究的田野点———紫泥村位于漳州
龙海乌礁岛东南部，东至下楼村，西、北接壤溪
墘村，南邻九龙江，全村共有 844 户，3470 人。②
如同绝大多数闽南地区的村落一样，紫泥村也
是以单姓宗族为主体，本村居民绝大多数姓吴，
相应地吴氏也是本村最主要的宗族组织。据访
谈可知，该族先人元末明初由厦门同安迁徙来
此居住，其后宗族繁衍，逐渐发展成为九龙江流
域颇有影响的乡族。
由于地处九龙江畔，因此紫泥村具有发达
的水系，四处散布的溪流、港汊，为村落编织了
一张便利的水上交通网络，也对紫泥村的生计
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以渔业、水产养
殖、船坞制造修补、水上运输等多种水上生计模
式。其中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港口区位优势而
迅速发展起来的修、造船业，是目前紫泥地方的
代表性产业，聚集了“国安造业”“紫泥造船”等
二十余家修、造船企业。这些企业能承担 8000
吨级船舶的修造、玻璃钢高速艇等科技含量较
高的造船产品开发及国际远洋捕捞船等新领域
的拓展业务。可以说，修、造船业的发达，为村
民创造了就业机会，同时也为从业者积聚了大
量的财富，使得紫泥村成为九龙江流域远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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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富裕村落。
在紫泥村各类以“船”为主题的生计中，有
一项十分独特的产业，这就是制造龙舟。该村
是目前国内标准型比赛龙舟的主要制造地。村
中唯一的一家龙舟造船厂———耀福龙船加工
厂，凭借其数代祖传的龙舟钉造技艺，在九龙江
下游众多修造船业中独树一帜，“紫泥龙舟钉造
技术”也于 2010 年成功入选漳州市第四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1］
紫泥村的龙舟钉造技术的起源与发展，与
当 地 每 年 农 历 五 月 盛 行 的 一 项 传 统 民 俗 活
动———“五月扒龙船”有着密切关联。所谓“五
月扒龙船”，指的是农历五月赛龙舟。端午节期
间，九龙江流域普遍流行赛龙舟的习俗，当地人
将这种“龙舟竞渡”的活动称为“五月扒龙船”。
“扒龙船”这一称呼不只流行于闽南漳州九龙江
流域，潮州韩江流域一带也将五月端午节期间
赛龙舟的活动，称为“扒龙船”，如民国《丰顺县
志》就记载当地五月端午“沿韩江乡村多竞渡夺
标为戏，俗称扒龙船”［2］。由此也反映出历史上
九龙江流域和邻近潮汕地区之间的紧密族群互
动关系。
目前，九龙江流域端午节“扒龙船”已经成
为当地最有影响的一项水上赛事，同时也发展
为全流域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民俗节庆活动。每
当进入农历四、五月，九龙江流域的人们就进入
到了“扒龙船”的节庆时间周期，其大体安排如
下:
农历四月初一，当年计划“扒龙船”的村社
要到各村庙前打龙船鼓，表示今年要“扒龙船”。
四月十五以后，各村落负责龙舟赛的“帮头”们
就要召集本村龙舟队浆手们开始紧锣密鼓地练
习。五月初一，各村要到宫庙中祭神，九龙江一
带普遍流行的是水神———“水仙尊王”崇拜，因
此和其他村落一样，紫泥村人要“请水花”，即迎
请水仙尊王。水仙尊王在九龙江水上人群神圣
世界里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可以说是本流域
的公共神明，不仅能保佑渔民们水上作业的平
安及丰产，同时也是龙舟的精神灵魂，因此，水
仙尊王是本流域赛龙舟共同祭祀的对象。在龙
舟钉造仪式中，水仙尊王也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进一步讨论。五月初二，
各江面开始禁港，停止划船。五月初四，村社要
开展游江活动，即在夜晚时分，龙舟点上灯火，
沿江撒纸钱和贡品以喂养江中水族，龙舟每到
一个江流弯道，都要喊出声音，以表示哀悼屈
子。到了五月初五这一天，村社中要准备牲品
祭拜水仙尊王。在龙舟下水前，要再次祭拜，由
一名长者手持花心草和净水来净龙舟。上述仪
式完成后，龙舟方才下水。等“扒龙船”结束，龙
舟上岸后还要再次放鞭炮祭拜水仙尊王。可以
说，水仙尊王崇拜是九龙江流域端午赛龙舟的
一个独特内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直至改革开
放，由于宗教民俗活动曾被禁止，因此水仙尊王
传统信仰在九龙江流域一度沉寂。然而，随着
近年来九龙江流域“五月扒龙船”的兴盛，水仙
尊王信仰再次充满仪式感地走进公众生活，成
为唤醒当地居民关于“扒龙船”习俗的一种集体
记忆，并与端午纪念屈原传统观念相结合，形成
了紫泥一带每年农历“五月扒龙船”的一个特色
习俗。
很显然，“五月扒龙船”的兴盛，也为龙舟制
造业创造了产业生机。近年来，随着端午节等
传统习俗的复兴，也带动了相应的民俗产业发
展。“扒龙船”赛事在福建城乡一带的普遍开
展，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龙舟队等民间社团的
发展，传统上有赛龙舟习俗的地区，基本都组织
了属于本社区的龙舟队，这一点，在本就具有浓
厚赛龙舟习俗传统的九龙江流域尤其明显，特
别是地处九龙江下游的漳州临河村落一带，几
乎村村都组建龙舟队，一些大的村落还拥有两
到三支龙舟队，例如漳州龙文区全区共有 50 艘
龙舟，分布在 26 个村落中。各地赛龙舟习俗的
发展及大大小小龙舟队的组建，为紫泥村的龙
舟钉造提供了市场需求，也使得这门独特的传
统技艺得以在当代社会中延续下来。
二、龙舟钉造:技艺与谱系
尽管现在的紫泥龙舟钉造主要依靠端午
“扒龙船”习俗兴盛所产生的龙舟需求，但紫泥
龙舟钉造技术却是源自于九龙江流域一带人们
自发传承的地方知识。如前所述，由于紫泥村
地处九龙江流域，河网纵横，早期迁居到此生活
的人们常用长八米的小船进行捕鱼和运输稻
谷。农历五月端午节期间，又将这种在生产生
活中广泛使用的小船划到江面竞渡。从田野访
谈可知，吴姓先祖从中原辗转迁到紫泥村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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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从中原带来不少木匠，他们是最早的一批
造船行家。为了便于比赛，村中的木匠们后来
又将日常所用的小船改造成“龙船”。随着时代
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紫泥龙舟的形态与使用
方式经历了渔、娱两用———渔、娱分化———专业
龙舟钉造———龙舟模型四个阶段。而原本属于
社区普遍传承的龙舟钉造传统技艺，也在新兴
铁船制造业浪潮的冲击之下慢慢消退，从民间
公众技艺变成目前带有鲜明“传承人”色彩的一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据龙舟钉造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吴福来回忆:“紫泥本来还有另外一
户人家懂得龙舟钉造技艺，和我太爷爷是同门，
但现在后人都改造钢板船了。”③目前，耀福造船
厂成为偌大的紫泥修船造业中唯一一家以龙舟
制造为 主 的 造 船 厂，作 为 家 族 的 第 五 代 传 承
人④，吴福来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同时，凭借自己
超强的领悟能力，本着“重量轻、吃水浅、舟速
快”的原则，从取材、开板、打底等关键部位，对
龙舟钉造工艺加以完善，使得紫泥吴氏龙舟钉
造技术在闽南一带享有盛誉，其所制造的“龙
船”多销往漳州、厦门、泉州等地。
紫泥龙舟钉造的技术工艺和流程的发展，
其背后也是社区文化过程的生动展现。通过田
野访谈可知，明清时期，由于当时造船技术相对
古朴，村中钉造的“龙船”比较笨重，其样式与村
民生产生活所使用的船只一样，其长度也是八
米。据报导人说，传统的“龙船”，除了在端午节
用于竞渡外，平时照样也在生产生活中使用; 每
逢春夏之交九龙江泛滥涨洪水时，“龙船”也用
来转移妇女、儿童、老人及残疾人。换言之，旧
时的“龙船”是社会体系中的“物”，并没有从本
地人的生产生活中专门分化出来。这种“物”与
“龙船”一体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 20 世纪 70 年
代末 80 年代初，才发生了转变，此时期“龙船”
开始从生产生活中分化出来，成为专门的龙舟。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是因为长期的
过度捕捞，九龙江渔业资源逐渐减少，人们需要
到更远处的江海连接处捕鱼，而龙舟由于自身
的限制，仅能在近岸划行，因此已无法适应这种
捕捞作业范围的拓展及生产环境的变化; 二是
随着渔船建造技术的发展，1980 年代以后，当地
陆续出现了舢板船、机动船、钢质渔船等，由此
使得龙舟在现实生产生活中的使用价值逐渐淡
去。据报导人说，由于渔船技术的不断改进，20
世纪 80 年代初村中的渔民开始从九龙江出海
口驶向厦门渔场捕鱼，到了 80 年代末，捕鱼范
围甚至已延伸到更远的渔场———金门渔场。由
此可见，龙舟最终因自身造型的限制，随着村落
生产技术的发展而逐渐退出村民生产生活的舞
台，最终成为端午节民俗竞技专用的“龙船”。
从田野访谈可知，从 1980 年代末起，人们便在
村中公有土地上搭建了一个船棚，专门停放龙
舟。每年赛龙舟活动结束后，龙舟便被统一抬
进棚子中，待明年端午节时再拿出来用。
作为一门具有深厚社区文化传统的技艺，
紫泥龙舟钉造技术发展至今，已经历多次改良。
据报导人说，明末清初时期，村中龙舟钉造技艺
的一个重要技术改进是工匠已懂得在龙舟底部
留凹糟，便于空气流通，从而减轻龙舟自身的重
量，进而增加划行速度。时至今日，传承人吴福
来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进行创新，使得龙舟钉造
技艺获得新的发展。从报导人吴福来处得知，
他通过一边观看龙舟在比赛中的实际划行情
况，一边考察其他龙舟加工厂制造的造型，结合
两者不断摸索，对自家的龙舟进行改革与创新。
现在龙头从 1 米减至 0. 6 米，龙尾从 1. 3 米减至
0. 9 米。此外，由于村落与村落之间攀比成风，
龙舟也出现了越造越长的态势，其最长的长度
从昔时的 8 米发展到 32 米。据吴福来说，70 年
代末，最长的龙舟至多 18 米; 到了 80 年代初，最
长达 20 米; 80 年代中则发展到 22 米; 1995 年，当
地最长的龙舟增至 26 米; 近几年则达到 32 米。
就现在的长度而言，14 米以下的龙舟算小型，14
米至 20 米之间的算中型，20 米以上的才算大型。
而在过去 20 米的龙舟已算大型龙舟了。
图 1 吴氏龙舟制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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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龙舟越造越大，龙舟赛越办越隆重?
这是因为近年来乡村节庆过程逐渐转变为一种
乡村间的文化竞争。赛龙舟，不仅仅是水上竞
技，同时也是一种社区权力的集中展示。在乡
民观念中，一个村社的龙舟规格越大，参加划龙
舟的队伍越多，比赛的成绩越好，也体现该村人
丁更兴旺，财力更大，村落的凝聚力更强。因
此，各村都对赛龙舟十分重视。据报导人说，有
龙舟赛的村落，家长一般都会要求男孩在 8 岁
左右学游泳，以便将来成为龙舟赛的选手，为村
社增光。
而龙舟规格及需求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对
乡村社会网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例如，因为长
型龙舟需要采用特殊的木材，当地社区已无法
提供相应的材料需求，由此使得村落采购木材
的范围逐渐向更远的闽北地区发展。据报导人
说，传统龙舟都是用杉木制造，因为这种木材轻
便、耐用。20 世纪 80 年代，最长龙舟还停留在
20 米左右，附近能提供 20 米长度木材的公司比
较多，船厂可以在漳州的南靖、华安等地购买到
合适的木材; 90 年代后，由于龙舟长度发生变
化，邻近地区已经无法提供适用的木材，船厂需
前往稍远的龙岩地区采购木材; 目前则因为龙
舟的长度动辄达到 20 － 30 米，工匠需亲自到武
夷山林区中广泛寻觅，才能采购到合适的木材。
木料采购的范围扩大，与此同时也是村落网络
的扩展，木材的流动，将九龙江平原流域与闽北
山区联系在一起。近年来，随着森林砍伐过度，
20 米以上的杉木即使在武夷山林区也比较难
找，由此也增加了制造龙舟的成本。据吴福来
说，要钉造 32 米长的龙舟，需 10 日完工，光是木
材的成本就在 12 万元左右。此外，还要请四个
工人帮忙，总计须付 8000 元左右的工资。而这
样的龙舟一般卖给客户，价格在 15 万至 16 万之
间，因此利润并不大。此外，现在到山里采购杉
木十分麻烦，山民要卖树，须到村、镇、县层层审
批; 若不经审批擅自砍伐，则视为违法行为，大
大增加了龙舟制造的难度。
在九龙江流域，制造龙舟被视为是一项神
圣的活动，如同马林诺夫斯基在研究特诺布里
恩德岛土著居民的独木舟文化所指出“船是一
个用来膜拜、仰慕的对象，一个活的东西，拥有
它自己的个体特性”［3］65，在九龙江流域，龙舟也
是当地人生活世界之中的神圣之物，因此其制
造也充满仪式感，须严格遵守一定的流程。首
先，因为龙舟制造普遍以村为单位，所以每当村
社要制造龙舟时，须经村中的长老———当地人
称为“老家长”⑤们商议决定，在取得一致意见
后，该村落便会派出代表( 通常 2 － 4 人) 向龙舟
制造商下订单。每年三月底、四月初为造龙舟
的旺季，但也有些村落会选在淡季制造龙舟，一
来可避免旺季时的木材紧缺; 二来龙舟粗胚制
造完成之后，可以经历一个长时间的风干，使木
材、桐油与麻丝中的水分得以充分蒸发，提高龙
船的坚韧、耐用性。此后，龙舟制造者就进入到
正式的龙舟制造过程。下面所示是根据紫泥地
方的田野调查所揭示的九龙江流域龙舟制造技
术工艺的主要流程:
( 一) 择日开斧
当吴福来这样的“造船行家”选好的木材到
位之后，便会告知船家。船家则派代表( 通常是
村中 8 － 10 名老家长们) ，选择吉日带上“鸡、
鸭、猪肉或猪头( 需过滚水) ”等三牲以及时令水
果、水酒、金纸、鞭炮等供品前往龙舟制造坊参
加开斧仪式，所谓“开斧”就是“师傅手持斧头、
墨斗，墨斗线沿船底中板弹划一 中 线，曰‘开
斧’。开斧后，师傅及徒弟开始‘起底’。排放五
片船底板很讲究，中间全长的中板杉头需朝向
船头，其余四片杉头朝向船尾。”［4］186 这样的排
放会使做工更为流畅。随后工匠将五片船底板
用钉子钉成整板。接着测画“蝴蝶底”，这种蝴
蝶肚形的弧度设计能保证龙舟吃水浅、舟速快，
是龙舟制造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部分。
( 二) 安龙骨
在选取木材、开板、弹中线之后，船商便通
知客户安龙骨。这时订购造船的村中老家长们
同样要选择吉日，再次派出 8 － 10 名代表于吉
时( 一般为辰时，早上九点至十点) 前往造船地
( 龙船制作坊或者自己村中比较宽阔的用于造
船的地方) 参加安龙骨仪式。安龙骨犹如建新
房的奠基仪式，需先祭拜土地公，以向其借地造
船; 然后祭拜水仙尊王和村落其他神明。祭拜
时，由老家长们统一摆香桌，设三牲水酒、饯盒
供品等，负责人则手拿木头、尺、锯子或者斧头
等任何一样工具，在龙骨头和龙骨尾说些吉祥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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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安装挡水板
工匠将挡水板安装固定在底板上，作为固
定两边冚板( 俗称“大波”) 的支架，并防止龙舟
滑行之时水浪溅到船内。档水板最上方是一根
较粗壮的方形木，以起到定形和固定大旁的作
用。
( 四) 做大旁⑥
大旁由若干片全长木板拼接而成，由下至
上逐片固定，成形于龙船两边侧板，为档水。工
匠先用“船钉”固定在档水板上，再将上下片“船
钉”固定。上板要做“钉眼”，即凿出凹入板内的
小眼，主要是埋住船钉头不外露，又便于入钉。
“船钉”前端要压稍弯，以防钉入时穿板，影响拼
板质量。［4］186
( 五) 做肋骨
肋骨呈长方体状，压在船底板上，两头顶住
大旁; 而尾骨则是圆形整木。为使船更牢固，还
需在肋骨的档位安装“曲骨”，一般选用材质坚
韧的自然成形的树杈，比如相思树或者龙眼树，
将其切成曲方形，安放在肋骨档位处，把大旁和
底板牢固地连成一体。
接下来还要经过起水、安龙肠等一系列步
骤，龙船整船粗坯方能完成。由于九龙江一带
河道众多，桥头林立，为避免划船遇桥拆龙头之
不便，紫泥镇的龙舟订造并不安装龙头，而是在
船头代以彩绘图案，色彩鲜明地刻画出龙头的
精致五官。船头两侧的红色代表眉毛，白色代
表眼皮，中间便是极具特色的鹰形眼; 船头正中
间从上至下分别是嘴巴、两颗月牙形状的白色
牙齿、鼻子、人中，在鼻子下方画有一白色圆圈，
有时绘成罗盘的形状，代表水镜，有辟邪之用。
下水时，龙头中间嘴巴处会贴一块红布代表龙
舌，并在其两侧贴上六根等距离分布的龙须。
为了保证龙船的美观外表与后期保养，工匠们
要用桐油灰加入麻丝，充分捣匀涂抹于板与板
之间的缝隙之中，以防止漏水; 然后抛光，使龙
舟面更为光滑平整; 再次涂清漆，一般要刷三
次，最后在船头、船尾处进行彩绘，并在船舷上
的档水板上绘以水波纹，尾骨通常要写上保护
神———“水仙尊王”字样。
在船体一切就绪之后，便可准备制作尾舵。
尾舵架靠在尾骨上，尾骨上立一根约 40 厘米的
“舵柱”，用于控制舟行方向。具体说来，8 米至
10 米长的龙舟，配 6 米长的柁; 20 米长的龙舟，
配 10 米长的柁; 32 米长的柁，配 13 米长的柁。
但有时会依据掌柁的喜好，相应地调整柁的长
度。最后制作木桡。桡子( 即龙船桨) ，叶长约
0. 6 米，宽 0. 12 米，桡柄长 0. 7 米，有横把手，桡
全长约 1. 3 米，桡子上要写上定做村落的名称，
或以该村落的境主神命名。
如前所述，作为一项传统造船技艺，紫泥龙
舟钉造与本村吴氏宗族有着密切关系。目前唯
一的传承人就来自族中子弟吴福来。在田野调
查过程中，他向我们讲述了造船手艺传承史:
吴氏龙船钉造技艺的创始人为吴敬，即吴
福来的高祖父，出生于清朝晚期，18 岁到附近龙
船钉造坊当学徒，学得一手好技艺。而吴福来
的爷爷吴海根由于出生于抗日战争期间，时局
动乱，未能继承他祖父吴敬的手艺。吴海根的
长子吴耀南( 即吴福来的父亲) 出生于 1941 年，
等他长大成人时，已是太平盛世。由于吴海根
自身未继承祖父的技艺，为了祖先的这门技艺
发展下去，他送吴耀南到祖父( 吴敬) 的徒弟处
学习龙船钉造技艺。于是，隔一代之后，吴家祖
传的手艺又得到继承与发展。吴耀南学艺归来
后，主要在村里或在其他人开的工厂中为客户
钉造龙舟。长子吴福来( 1974 年出生) 从小耳濡
目染，14 岁便当学徒，跟随父亲、惠安师傅、本地
师傅等多位师傅学习龙舟钉造技艺，可谓融百
家之长。18 岁左右，吴福来就可以自己担任师
傅，独自钉造龙舟，可谓青出蓝而胜于蓝。1990
年左右，他创办了龙船加工厂，以他父亲和他的
名字命名，取名耀福龙船加工厂。起初，厂址设
在村里，后因业务发展，便迁到九龙江岸边，临
近龙海市的老城区。因为此处交通发达，便于
运输杉木。据报导人吴福来说，20 世纪 80 年代
左右，紫泥村尚有七八家龙船加工厂，后来由于
竞争激烈，目前只剩下两家加工厂。而耀福龙
船加工厂凭着过硬的手艺在当地赫赫有名，每
年订单 应 接 不 暇，这 也 成 为 其 引 以 自 豪 的 地
方。⑦
从上述田野口述可以大致勾画出吴福来家
族龙舟钉造技艺的传承谱系图( 见图 2 ) 。据吴
福来说，其叔父吴耀盛仅略懂一些龙舟钉造方
面的知识，而且其后代也无人再学习这门技艺。
其弟吴福宁现在帮他一起经营龙舟加工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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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略懂一些制造技术，龙舟加工厂的师傅还
是由他一人担任。由此可知，吴氏家族的龙舟
钉造技艺系由长子这一脉在继承与发展，这与
不少民间技艺中普遍存在的传承法则相类似。
由于龙舟钉造技艺主要依靠口口相传，属于秘
传的技艺，⑧令吴福来担忧的是，龙舟钉造技艺
到他这一代之后，恐怕无人继承，因为其子对这
门技艺毫无兴趣，而且也未有学徒跟他学习。
因此，如同绝大多数手工技艺一样，龙舟钉造技
艺目前也面临着传承危机。
图 2 吴氏龙舟钉造技艺传承谱系
三、问神、开眼、下水:龙船交付仪式与文化
传统
如同所有水上人群在制造“船”这一社区最
重要“物”一样，九龙江流域的龙舟制造也充满
了当地社区的“习俗、仪式和巫术”［3］71。在整个
造船过程中，这种地方文化仪式贯穿始终，依据
仪式的社会性及背景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即
龙舟制造与完成阶段，这一点，与太平洋岛屿的
独木舟建造仪式文化十分相近。上文中我们已
经探讨了“开斧”“安龙骨”等龙舟制造过程中所
存在的专门仪式，而在龙舟完成及交付阶段，也要
举行巫术仪式，主要包含问神、开眼与下水等。
( 一) “问神”仪式
新龙船完成以后，紫泥造船厂的负责人吴
福来便会告知下订单的客户龙船已完成。这时
造船的客户便会与村社的老家长联系，由老家
长选出黄道吉日、吉时，然后向村中宫庙供奉的
妈祖、水仙尊王“掷杯”，⑨一般是掷三次，其中两
次为圣杯( 即一正一反) 即意味着两位神明同
意; 而一些讲究的老家长们则会掷一次，如果没
有通过，则要等到明天再重新掷杯。最终掷到
圣杯，方可准备开眼仪式。
( 二) 开眼仪式
在九龙江流域的造船习俗规则中，眼睛是
龙舟最重要的部位，因此有关“龙船”眼睛的制
作与装饰就特别讲究。紫泥村钉造的龙船，有
一个显著之处就是其形似“鹰眼”的龙舟眼，正
如马林诺夫斯基描述特罗布里恩德岛独木舟的
细心装饰充分体现了当地土著对于船的赞美与
钦佩一样，［3］68紫泥人对于龙船装饰也具有同样
的情感与审美，这一点尤其表现在龙舟眼的绘
制上。鹰式的龙舟眼弧度优美的轮廓诠释了紫
泥村民的审美情趣，尖细弯长的眼型透露着雄
鹰的傲慢锐气，边上镶嵌的精细灵巧小物件彰
显着龙舟“看得远，跑得快，飞得高”的气魄。
正因为龙舟眼所具有的独特性，因此紫泥
人在龙舟制造过程中要安排一个专门的开眼仪
式。这一仪式一般在早上举行。如果龙船是放
在造船厂加工制造，则需要造船师傅专门派车
将龙船送到客户家中; 如果龙船是在订造龙船
的村落制作，则直接在其加工地进行开眼仪式。
开眼仪式前，必须由造船师傅将船舷两侧的龙
舟眼贴上由三根红布条加小方块金箔组成的物
件，再钉上三根“目周钉”。三颗钉子从左至右
分别代表顺风耳( 上边) 、千里眼( 前边) 与妈祖
( 后边) ，顺序不能改变。未开眼的龙舟禁忌十
分严格，尤其不能见红，更不能让女人看见，而
且开眼人只能是造船师傅本人，所以每一艘紫
泥所造的“龙船”都要由吴福来亲自用红布将龙
眼蒙住。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九龙江流域许
多仪式场合中女性已可以参加，但“龙船”开眼
仪式中女人不在场的规则始终未变。开眼时，
老家长须准备丰厚的祭祀礼品，主要包括三牲、
水果、饯盒等。作为祭品的水果颇有讲究，只要
由龙眼、苹果和火龙果组成。龙眼是九龙江一
带非常普遍的水果，果期长，又有“龙眼”之意，
寓意让龙舟看得更远，自古便成为开眼仪式中
必不可少的供奉品; 另一种必备的水果是苹果，
一般以底层三个，上层一个的形式摆放于香案
之上，代表团圆、平安之意; 火龙果因其名中带
有“龙”字，近年来也被添加进贡品行列。所谓
“饯盒”，是当地人的一种叫法，由糖果、饼、冬瓜
条、冰糖组成。饼有荤素之分，根据村落户数确
定饼的个数。若一个村落有 300 户人家，老家
长则需要置办荤饼与素饼共计 300 个，开眼仪
JOUＲNAL OF ETHNOLOGY 2019 /05 总第 55 期
第
十
卷
44
式后，将饼分发给每家每户。冬瓜条则包含有
邀请村落供奉的诸神明吃甜品之意。冰糖因其
有粘性而寓意龙舟的凝聚力。此外，香案桌上
必不可少的还有造龙船时用的斧头、尺子、墨
斗，斧子有开斧成金之意，尺子与墨斗代表鲁班
崇拜。有时香案限于空间小，老家长则只会象
征性地放一些贡品，比如放饯盒时，可放 8 盒、
10 盒等，待至分饼时，则按户加以分配。
开眼时开眼师傅吴福来要说一些吉利话，
大意是今天是个好日子，要开眼; 接下来是希望
龙舟划得快; 全村人顺利平安健康，最后祈愿全
村兴旺发达。此类吉利话类似一种巫术文本，
具有抚慰社区心理需求的功能。开眼完成之
后，造船师傅将船交付给船主，该村落紧接着举
行新龙舟的下水仪式。
( 三) 下水仪式
这里所说的下水，也就是新龙舟的试水，可
以说，直至这一刻，才真正意味着龙舟制造的最
后一步完成。在九龙江流域，龙舟下水也是社
区的一种节庆活动，其仪式场合呈现出一种神
圣性及性别边界，只有村中 18 岁以上的男性可
参与下水仪式，大家分成两排站在龙舟的两侧，
将龙舟推至村中的港口。一般龙船头上要放置
斧头、尺子、墨斗; 岸边摆上香桌，将角落神恭请
上香桌，并设净炉，点禅香; 摆放“三牲”、水酒、
饯盒供品等; 岸边站满村中的男女老少观看下
水仪式，老家长持香对着龙船祭拜，然后手捧净
炉绕着龙船转一圈进行“净香”仪式。随后，燃
放鞭炮、烧金纸。仪式结束后，几十名壮汉抬、
推龙船下水，船头则坐一人打鼓助威，渲染喜庆
氛围。大家人手一把桡桨，浩浩荡荡地滑行四
五百米，而后将龙船划回岸边，放置在村中专门
停放龙舟的船棚中，以备每年端午赛龙舟之用。
下水仪式结束后，全村要一起吃“龙舟饭“，
通常是白米饭，三菜一汤，有卤肉、红烧鱼、青
菜、汤( 绿竹笋、排骨汤、鱿鱼汤等) 。比较富裕
的村落里，晚上还要举办酒宴。这一点与太平
洋岛屿地带颇为相似，从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
调查可知，特罗布里恩德岛人在完成独木舟的
建造后，也要举行隆重的下水仪式，在下水试航
仪式完成后，也要举办宴会。这类宴会一般都
具有食物共享性质，既表达对造船过程中造船
师傅、工匠及村人给予帮助的报答，同时也借以
塑造社区认同感。
可以说，类似上述紫泥这类九龙江流域村
落造船过程中的仪式文化，是当地巫术传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地一
些信仰和习俗遭到破坏，但有关造船的神圣体
系却仍然顽强地存留下来，并仍然在支配社区
行为规范方面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同马林
诺夫斯基笔下的特罗布里恩德岛人在建造独木
舟时要遵守巫术传统一样，九龙江流域的龙舟
制造也浸染在本地社区的这种巫术文化体系
中，几乎每一艘被制造出来的龙舟都要恪守上
述的巫术及其相关仪式，没有哪一个村社和造
船师傅敢违背这种仪式规定。这深刻体现了东
南一 带 水 上 族 群 在 对 待 社 区 独 特 的 物 质 文
化———“船”所具有的神圣感。
四、结论
总之，有关九龙江流域的船筏制造及使用
习俗和技术问题，是理解当地社区结构过程的
一项重要内容。紫泥龙舟制作所包含的技艺与
仪式，无一不与当地社区文化传统有着十分密
切的关系，近年来，随着技术人类学的兴起，使
得技术从单纯的工艺层面脱围出来而被赋予更
广阔 的 文 化 视 角。正 如 技 术 人 类 学 家 Bryan
Pfaffenberger 指 出 的，技 术 活 动 中 的 巫 术 与 仪
式，可以帮助我们洞察技术的社会要素，［5］以紫
泥村为代表的九龙江流域的龙舟制造，就生动
地呈现出物的制造技术、仪式及其所包含的这
种社会性，在这个水域社区，造船技术和巫术仪
式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本文有关龙舟的
民族志学，所要展示的正是这个意义。
附图:
停靠在九龙江边的龙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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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眼和眉毛(红色线条即为眉毛)
形似“鹰眼”的龙舟眼
精致的龙头图案
( 船头两侧的红色代表眉毛，白色代表眼皮，中间绿色部分
放置极具特色的鹰形眼。船头正中间从上至下分别代表嘴巴、
两颗月牙形状的白色牙齿、鼻子、人中，在鼻子下方画有一白色
圆圈，有时也绘成罗盘的形状，代表水镜，以作辟邪之用。)
紫泥龙舟模型
注释:
①有关技术人类学，可见 Schiffer M． B． ，An-
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y，Albuquer-
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2001．
②有关紫泥民族志资料，得自本人 2016 年
在当地的田野调查。
③对吴福来先生的田野访谈，访谈时间:
2016 年 10 月 28 日，地点: 紫泥耀福造船厂。
④龙海市公布的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中，吴耀南父子的“紫泥龙舟钉造技艺”榜上
有名。吴家住在紫泥岛上的紫泥村，屋后就是
九龙江边的“造船工业走廊”。100 多年前，吴
家祖上就学会了造龙舟的技术。吴家制作的龙
舟重量轻，吃水浅，舟速快，每年总能接到不少
的订单。
⑥在当地，老家长一般是村落中公认的有
着极高声誉名望，儿孙满堂，家庭完整的老人。
⑥当地人称为“大波”。
⑦对吴福来先生的田野访谈，访谈时间:
2016 年 10 月 28 日，地点: 紫泥耀福造船厂。
⑧据吴福来先生讲述，在文革以前，吴氏祖
辈手中曾经留有一本手工造船图册，但其关键
技术仍然依靠口传。今人惋惜的是，这本手工
图册在文革时期因“赛龙舟”习俗被视为“四旧”
而被烧毁。
⑨指一种问卜的仪式，又称掷筶、跋杯，普遍
流传于华南民间社会，所掷筊杯，多用竹、木等材
质做成，两个为一对，分别以平、凸代表正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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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agon Boat Ｒacing in the Jiulong
river area in Fujian，is a local custom with strong
folk characteristics and has a long history and a
widespread foundation in society． The production
of Dragon Boats is definitely a cultural behavior
which links the special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dragon boat”with the local society．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link for gaining insight into the charac-
teristics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Jiulong river
area． It could be said that the study of dragon
boats and their manufacturing process can not only
help us understand the role of the ”dragon boat”
within a society that is based upon water，but als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ical anthropology，it
can help us to investigate the complicated tech-
niques and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needed to
make dragon boats，and analyze the socio-technical
system and ritual traditions lying underneath．
Based on an ethnographic investigation of the tech-
nology used to produce dragon boats in a village in
the Jiulong Ｒiver area，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
plore the ceremonial construction and life history of
a handmade item known as the“dragon boat”in
the local community，and further analyze the socio-
cultural significance the dragon boat has for the lo-
cal people in the Jiulong Ｒiver area．
Zini village，the field site discussed in this ar-
ticle，has a highly developed “water system”．
This is because it is located along the banks of the
Jiulong river，and has developed a variety of liveli-
hood models derived from water，such as fishing，
aquaculture，dock manufacturing and repairing，
water transportation，etc． Among them，the ship
repair and building industry，which has developed
rapidly due to the advantage of its location as a
natural port，is presently the representative indus-
try of Zini． Among all of the various kinds of
“boat”themed livelihoods found in Zini village，
there is one very unique industry，namely，the
manufacture of dragon boats． The village is cur-
rently the home of the standard racing dragon boat
manufacturing． The village is currently the main
manufacturing place for standard dragon boats in
China，and in 2010 “Zili Dragon Boat Making
Technology”was included in the fourth batch of el-
ements placed o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 of Zhangzhou city．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ragon boat
production technology in Zini village is closely re-
lated to a traditional popular folk activity in the ar-
ea，called“pa long zhou”or“dragon boat rowing
in the fifth lunar month”． This activity also refers
to the dragon boat racing that takes place during
this lunar month． At present，“dragon boat row-
ing”in the duanwu festival ( Dragon Boat Festi-
val) is not only the most influential local water
competition in the Jiulong Ｒiver area，but it has al-
so developed into a wide range of representative
folk festival activities throughout the entire river ar-
ea． The prosperity of“dragon boat rowing in the
fifth lunar month”also injected vitality into the
dragon boat industr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s-
tom of dragon boat racing together with the forma-
tion of large or small dragon boat teams provide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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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demand for dragon boat production in Zini
village，and enabled this unique traditional tech-
nique to continu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lthough the dragon boat making in Zini now
mainly relies on the demand for dragon boats that
is generated by the flourishing custom of“dragon
boat rowing”during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the
technology for making dragon boats in Zini actually
originated from the local knowledge inherited by
people in the area of the Jiulong river basin． Ac-
cording to my interviews in the field，when the an-
cestors of the Wu clan family moved from the cen-
tral plains to Zini village，they brought with them
many carpenters，and they became the earliest ex-
perts in shipbuilding in this area． Later，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competition，the village carpenters
transformed their daily boats into“dragon boats”．
As the times changed and society developed，the
shape and use of the Zini dragon boat underwent
four stages: first，the boats had a double function
of fishing and entertainment – second，a differen-
tiation was made between fishing and entertainment
– third，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making dragon
boats occurred – and fourth，a model dragon boat
was created． However，the traditional dragon-boat
making techniques，which were originally inherited
by the general community，gradually faded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new wave of iron ship building，
thereby transforming the tradition from a communal
folk technique to the current“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distinct“in-
heritors”． At present，the Yaofu Ship Manufacture
Factory is the only factory that focuses on the pro-
duction of dragon boats within the large ship mak-
ing industry of Zini． As the successor of the fifth
generation of the Wu clan，Wu Fulai has not only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skills，but has also im-
proved the dragon boat making techniques with his
superior ability． As a result，the Wu's dragon boat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n Zini enjoys a high rep-
utation in southern Fujian，and the“dragon boats”
manufactured by the factory are mostly sold to peo-
ple in Zhangzhou，Xiamen，Quanzhou and other
places．
In the area of the Jiulong river，making drag-
on boats is regarded as a sacred activity，and drag-
on boats are regarded as sacred objects as well．
Therefore，its manufacture is filled with ritual，and
the process must strictly follow certain procedures．
First of all，because dragon boat manufacturing is
generally the business of the entire village，when-
ever the village community wants to make a dragon
boat，the village elders，known as the“old family
heads”by the local people，after a consultation，
make a decision． After reaching an agreement，the
village will send representatives ( usually 2 － 4
people) to take the orders to the dragon boat man-
ufacturer． The main process of dragon boat manu-
facturing technology in Jiulong river basin is com-
posed by the following steps: 1) selecting a date to
“open the axe”( i． e． to begin the process) ; 2 )
laying the keel of the boat; 3) installing the water
baffle; 4) making dapang ( dabo in local language，
refers to dash plate ) ; and 5 ) making the ribs ( or
frame) of the boat．
Just as the“boat”is regarded as the most im-
portant“item”for communities who live along wa-
ter，the process of dragon boat making in the Jiu-
long river valley is filled with the“customs，rituals
and magic”from the local community． The culture
of local rituals permeates the whole process of boat
making．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aspects and back-
ground of the rituals，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namely，the stage of dragon boat manufac-
turing and the stage of the boat's completion． This
is very similar to the canoe-building rituals in the
cultures of the Pacific islands． Above in this arti-
cle，we discussed the special rituals that were car-
ried out during the process of manufacturing the
dragon boat，processes such as“opening the axe”
and“laying the keel”，etc． At the stage of the
completion of the boat and its delivery，magic cer-
emonies would also be held，mainly including“be-
seeching the gods”，“opening the eyes” and
“launching”，etc．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ritual cultur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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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building process of villages in the Jiulong river
basin，such as Zini，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o-
cal tradition of magic tradition． Despite the de-
struction of local beliefs and customs as society de-
veloped，the sacred system of shipbuilding has per-
sisted and still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domina-
ting community norms． Just as Trobriand islanders
in Malinowski's writing followed the tradition of
magic in building canoes，Dragon boat making in
the Jiulong river basin is also steeped in the magi-
cal culture system of the local community． Almost
every dragon boat must abide by the abovemen-
tioned magic and related rituals during the process
of building，and no village or shipbuilder would
dare to violate this ritual． This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sacred sense of these southeast water people
have for“boats”，and it is the unique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communities in this area．
In summary，issues related to the customs and
techniques of shipbuilding andtheir use in the Jiu-
long Ｒiver basin are an important content for un-
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ommunity structure． The skills and rituals in-
volved in making dragon boats in Zini are all close-
ly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 local com-
munity．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rise of the An-
thropology of Technology，technology has been lib-
erated from the pure craft level and given a broader
cultural perspective． As a anthropologist of tech-
nology，Bryan Pfaffenberger pointed out that magic
and ritual as part of technological activity can help
us gain insight into the social aspects of technology
( Pfaffenberger，1988) ，Dragon boat making in the
Jiulong Ｒiver basin，represented by Zini village，
vividly presents th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cer-
emony and the sociality it contains． In this commu-
nity whose lives are dependent on water，ship-
building technology and magical ceremonies form
an integral whole． This is just what the ethnogra-
phy of dragon boat making intends to show．
Key Words: dragon boat; technology; an-
thropology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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